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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街剃头店
□应坚

永康老解放街当年有个理发店，

坐落在半中街上，店面正对健康巷，斜

对着八间店。记不着叫啥店名了，工

农兵理发店？向阳理发店？或者反修

防修理发店？那年头叫这些名字时兴

顺嘴，不过，城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叫剃

头店。

店面的规模在县城里也不算小

了。一进店，两边背向共八把木质靠

背椅。椅座扶手都是硬木，椅面却是

藤制的，上面还有一个内置弹簧的方

形厚皮坐垫。皮垫因使用过久，表层

的漆面已大多剥落，里面的弹簧也因

承重过久弹力不均，坐上去感觉歪七

竖八地硌屁股。不过，比起纯硬木座

椅还是舒适很多。椅子底部有转轴可

以360度旋转，椅背上方靠头颈部位

还安了一个木制靠枕，内有机关可以

伸缩，一拉榫头能长出半尺，便于客人

躺下刮须修面。

每见胡子拉碴的络腮男走进来，

理完发洗完头，咔啦一声拉开靠枕舒

服地躺下。剃头师傅绞一条热毛巾把

儿顺手捂在顾客脸上，此举能润泽面

部软化胡须；片刻之后摘掉毛巾，师

傅用个小毛刷蘸上肥皂水，给顾客的

嘴唇腮帮乃至耳边颔下全部抹上白色

肥皂沫。然后，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

里摸出一把两寸长带护槽的歪把剃

刀，先在一块油腻的长条帆布上来回

滑动着剐蹭刀面数下。这应该有讲

究，叫作磨砺以期，及锋而试。一切准

备停当之后，师傅屏息静气低头弯腰，

左手小心捧过顾客脑袋，右手展开锋

利的刀刃，轻轻贴上客人肌肤开始刮

脸。只闻滋滋有声，白沫逐层消退，刮

完脸顾客起身对着镜子一照，刚才还

一脸腌臜的，仿佛变魔术一般顷刻光

亮如新。此时顾客摸着光洁泛青的下

巴，走出门时踮起脚尖志得意满，骨头

都似轻了几分。

剃头店设备简陋，与今天相比自

然有些不堪，夏天连个电风扇都没

有。不过，记得店里有个了不起的独

家土发明，每把座椅上方的天花板顶

上都装了一面四尺见方的硬纸板，由

废旧包装纸箱制成。纸板上均穿有线

绳，集中连着一个安着滑轮的中枢拉

绳装置。有理发师剃完头又无人候

场，闲着没活儿干，就在旁边解下绳

扣，上下扯动那拉绳。说来神奇，那八

块纸板随之吱吱嘎嘎在顾客头顶上开

始一齐煽动，而一阵清风随之而来。

尤其在三伏闷热天，给披着围布正在

热汗中挣扎的受苦人瞬间带来难得的

凉爽。

剃头店里除了洗剪吹刮之外，洗

头也是重头戏。店里有冲淋设备，却

只是个半自动，洗脸池上方装了个方

形的塑料水槽，煤饼炉上灌壶热水，拎

回来往水槽里倒一些，再兑上冷水调

好冷热，手试温度均匀适中之后，拔去

软塞，通过一个胶皮管冲淋顾客头

部。香皂洗头太贵太费，就用普通的

洗衣皂，那时人们也不大讲究，十天半

月也不洗一回头，洗衣皂碱性大，反而

更容易将油腻的头发汰洗干净。

说来惭愧，儿时往返上下街路过

上百次，却自小学到初中都未能光顾

上这家剃头店。原因是抠门儿的父亲

早就自购了理发工具，把我的头当成

他的永久实验田加省钱自留地，每隔

个把月就不由分说拽过头来肆意耕耘

一番。父亲手艺极差又喜翻新，经常

灵光一闪，我的发型就随之奇葩变

幻。小学时同学给取的绰号如老扁、

乌龟盖、金瓜盖之类，都是拜父亲所

赐。

上了高中渐渐懂得臭美，也学会

了血性反抗不再屈从父亲的淫威，转

而理直气壮每次向母亲要两毛钱去剃

头店理发。渐渐地，剃头店里的一切

都在眼前熟络起来。那时一度很羡慕

络腮男，暗暗希望自己也快点长出胡

子来，好让理发师也给刷点刮胡泡，躺

下来享受一回。然而枉自身长七尺荷

尔蒙高涨，第二性征却迟迟不出，不但

胡子寥寥，连腿上都光板没毛，终未得

享剃须之快意。

当年去剃头店还有个猫腻。其实

剃头只需一毛五分钱，我却每次问母

亲要两毛，剩下的五分钱自然是我的

捞头。可别小看这五分钱，瓜子花生

糖饼梨桃，随时都能买上点解馋。有

时手头紧想捞狠一点，就去东街旁那

个露天个体理发摊剃头。那里只要八

分钱，只是设施寒碜，只有一只跷脚骨

牌凳，还是冷水浇头，洗脸毛巾更是肮

脏。因为离家太近，每次剃头还得低

头撅腚藏鼻掖脑，提防让父母路过时

看见。不过这些还都不要命，最要命

的是剃头师傅手艺蹩脚水平忽高忽

低。有一次剃得实在难看，回来后母

亲横看竖看不顺眼，生了气要带我去

剃头店兴师问罪吓得我魂飞魄散。幸

亏母亲只是嚷嚷最后没有坚持，不然

可就东窗事发了。从那以后怕露馅

儿，还是选择乖乖去那家正规剃头店。

其实当年之所以敢公然“贪污”，

是因为我家从没有人上剃头店理发。

为节省家用，女人都是自己剪，母亲和

姐姐颈部围条毛巾，互相用长柄剪子

铰，铰成一刀齐也没人说难看，因为大

家都这样。祖父祖母则一律是父亲

剪，至于父亲自己，自然永远是东街口

那个肮脏的露天剃头摊，八分钱一个

头还带免费掏耳朵。

去剃头店的次数多了也总结出一

些门道。热天别去，不然脸上脖颈里

出汗会粘头发，痒得难受。节假日、市

日最好也别去，因为常常人多拥挤。

有时候运气不好，即便是极寻常的日

子，进门理发也得排队。不过那个年

代，人们倒也习惯了等待，看个电影

买块公家豆腐还要排队呢。店里过

堂有条长椅子，专为排队者准备，椅

子上永远是那几本过期的旧《工农兵

画报》。人来挨着坐翻翻画报，相熟

的就聊聊天，从尼克松下台到外孙满

月，反正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

一天天好起来。

等待剃头也有讲究。翻着画报，

内心暗暗盘算着自己前面还有几个人

在等候，再估摸一下当前各位理发师

傅的工作进度，以此判断轮到自己时，

该是哪一位师傅。店里八位剃头师傅

男女各半，手艺也有好坏。记得有个

姓翁的中年师傅手艺最好，听说解放

前就是干这行的，动作干脆利落，三下

五去二，一会儿就给你拾掇利索。那

位年长的老头师傅动作慢却耐心细

致，每次剃完头还顺手在你头颈周围

按摩几下，手法很老到。我最怕的是

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妇女，嗓门大手

法也粗犷，每次抓过我洗头时都像是

在揉搓一只小鸡崽。

我暗中心仪一位三十出头的少

妇。那女人圆脸短发模样周正，人耐

看声音也轻柔。最惬意的是洗头时，

她抹上肥皂双手揉搓动作非常轻柔，

麻酥酥地像在给我挠痒痒。要知道十

五六岁的高中男生，除了自己的母亲

之外，还从来没有被异性这么温柔地

对待过呢。

人都会趋利避害，时间长了我打

定主意锁定对象，想方设法算对时间

让少妇给我剃头。有时候一进店就发

现情况尴尬，顾客少师傅多，马上就轮

到我了，而那女人却手上有活儿腾不

开手。此时，我要么寻机出门溜走，等

过两天再来碰运气，要么干脆就豁出

去守株待兔。有师傅手上空了，用围

布掸着空座位，虚席以待邀我入座。

我或者装作没听见，要不就红着脸说

我想再等等。几回下来众人都明白

了，别的师傅不再邀我，那女人也似乎

不大好意思，指着我自嘲道：“嗨！这

个小侬每次都让我给他剃头。”眼神里

却分明有些得意。

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去了上海读

书，有半年没回永康。寒假回家上剃

头店，还是老规矩，找那位少妇。她看

我的表情似久别重逢，有欣喜又有疑

问，寒暄了一句：“长久没望着过了

哎？”我不知怎么脸红了，低头答道：

“读大学去了。”女人却像解开了一个

困扰已久的谜题，脸上瞬间漾开了笑

容。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可是稀罕事，

理发时女人不断地夸我，看得出她由

衷地为我高兴。感觉那天女人的手法

也更加细致，洗头挠头发时不是揉搓，

简直是温柔地抚摸了呢。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写

了本《七十年代小城忆旧》，在永康老

家遭到乡亲们追捧深感荣幸。最近被

家乡文友相邀加入了一个群，名曰“重

拾解放街记忆”，得知解放街地块很快

就要恢复建设，不少文友也随之写出

了一批非常精彩温馨的回忆诗文，拜

读之后尤感亲切。说来也奇怪，原以

为对老永康的回忆已经全部打包写在

了那本书里，肚子里存货寥寥，差不多

也就到此为止了。如今读了众乡友的

乡愁文字，老街上的许多往事又渐渐

从记忆的犄角旮旯里冒了出来。记得

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记忆就像海绵

里的水，挤一挤总归还有的。我想起

了儿时解放街上那若干的老店，虽然

时过境迁早已不在，然而老店的身形

样貌，旧时的人情物事，应该还都或

模糊或清晰地留存在许多永康人的

记忆里。我因此而心动，想尝试写一

组记忆中的解放街老店，《剃头店》就

是第一个尝试。这些天和家人在马

来槟城游玩，可我沉浸在往事回忆

中，都无心思出门，躲在宾馆里在手

机上敲击文字。我想，我在异国他乡

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觉。回忆其实

就是一种幸福。

应坚 男，浙江永康人。1979年
永康高考文科状元，1983 年毕业于

华东师大中文系。浙江省作家协会

会员，先后出版散文集《琐窗闲记》

《七十年代小城忆旧》和诗集《心梦

想》。

解放街
不仅仅是
一条街的记忆
（外一首）

□吕 煊

解放街之前叫什么街

我没有探究

我进城时解放街已经叫解放街

新时代的人民

已经适应潮流 两扇门板当街一横

便开门做起生意

那些五花八门的商品来自哪里

我没有时间去探究

标有广州、上海字样的回头客会多一些

我歇脚的劳动巷

有一段必须穿越解放街

解放街上有一家新华书店

我经常在书店里偶遇爱书的女子

书店的对面

走上高高的台阶就是电影院

电影院门前的梧桐树下 有一个瓜子摊

电影院非常热闹像菜市场

瓜子壳像自由的降落伞

重要的是电影院的经理也是文学青年

小小的票根递给我温暖和夜的孤寂

解放街是永康县城的主街 南北走向

我不知道她能带着我走向何方

我在乡下一个叫西溪的地方教初中语文

一辆破旧的中巴时常喘着粗气

将我丢弃在车站

卖票的姑娘是一个有酒窝的青春美女

我在她随身的票夹上看到自己写的诗

我很想笑着告诉她

生活弥漫着迷茫的面纱

半年多的时光里

我带着暮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撒野的青春随着岁月的水雾逐渐散去

记忆中的解放街不再是一条街

她是一条河流呈现在我离开后的诗行里

解放街170号
这样具体的地方

无须质疑它的存在

那些年久失修的记忆

会像聚拢的雨水从高处落下

这样具体的地方

肯定会有一条狭窄的有些阴暗的通道

隔墙或许是木板的，

通往二楼主人的卧室，

楼梯入口已微微倾斜在历史的弯道上

这是一种事物对我们发出依赖的问候

踩上去之前，除了尖叫

你还要担心会有阳光从清朝遗漏过来

散落地板的诗集和翻开的相书

戴着草帽前来喝茶的女子

是主人阿光站在窗口

用目光打捞上来的美人鱼

活蹦乱跳的会不小心滑落人间

溅起的笑声回应阿都的嚎叫

这样具体的地方

曾在我奔波的旅途中美好的遇见

■作家走读中梁宝龙·永康府·作品选登


